
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教育
培训机构学而思的口诛笔伐，
使得中产阶层对于子女教育
的集体焦虑再次引发人们的
关注。

中产阶层的孩子可能是
中国学业压力最大的一群孩
子。这绝非夸大其词，对于上
层精英而言，虽然他们也重视
孩子的教育问题，但不用担心
孩子无法继承自身的地位，所
以不用像中产阶层那样疯狂
地介入孩子的学习过程；对于
底层群体而言，他们往往有心
无力，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财
力用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

孩子的教育开支在中产
阶层的消费结构中有着特别
重要的地位——— 上层精英的
教育投入即便数额巨大，但与
其总资产相比微不足道；底层
群体的大部分收入被用于劳
动力的再生产，能用于教育投
资的剩余相对有限；只有中产
阶层，他们对教育问题尤其敏
感，他们会竞相购买学区房，
这既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
种投资行为，既带来巨大的经
济压力，也可能带来巨大的潜
在收益；孩子们奔波于奥数、
英语等课外辅导班，还要学习
钢琴、舞蹈、游泳、绘画、航模、
编程等才艺。

中产阶层对孩子教育的
集体焦虑，一是因为大城市中
产阶层的规模在迅速扩大，而
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又是稀缺
的，所有人都竭尽全力对孩子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导致
竞争不断白热化，学业竞争从
过去的高中提前到幼儿园，我
们可以称之为“幼儿园大战”。

二是因为优质教育资源
的集中化趋势。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中国各地的基础教育
资源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区域
不平衡，但远远没有当下这么
严重，比如很多县级中学在省
内都是名校；进入本世纪以
来，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批所
谓的超级中学，它们往往集中
在省会城市，这些学校将全省
的优质生源几乎一网打尽，导
致了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失衡；
这种失衡又会加剧家长的焦
虑，使学业竞争像军备竞赛一
样升级。

三是因为财富分配的扁
平结构向金字塔结构转变，社
会分层越来越精致。在1998年
的住房改革之前，决定中国人
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是工资
性收入，虽然存在收入差距，
但社会财富的分配总体上是
扁平化的；住房商品化和资产
金融化，使得财产性收入逐渐
成为社会分层的主导因素。对
于中产阶层而言，进一步上升

非常困难，但下降非常容易，
这使得他们充满了不安全感。

中产阶层迫切希望为孩
子创造向上流动的通道或防
止跌落的安全网。对于既无
资本又无特权的中产阶层而
言，教育是他们最值得信赖
和依靠的社会地位投资方
式。事实上，年轻一代中产阶
层大多是高等教育的受益
者，自身的经验也告诉他们：
教育才是王道。

说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似
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我
们都非常艳羡这一代的孩子
们，“你们赶上了好时候”，也
就是说，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和
条件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孩
子们的学业竞争也越来越惨
烈，我们会非常同情地说：“现
在的孩子没有童年”。

七零后、八零后大多有
过上树捕蝉、下河捉蟹的经
历，滚铁环、跳房子、捅马蜂
窝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这一代人基本到了初三、高
三才进入白热化的学业竞
争，而平常的他们还保有一

定的闲暇和自由。而现在，当
七零后、八零后为人父母，

“赢在起跑线”成为他们的口
头禅。学业竞争不断被提前，
不仅高考、中考、“小升初”让
家长念兹在兹，甚至连入园、
入托都需要家长使出全身解
数，动用各种社会关系。

中产阶层最关心的是孩
子和房子。于是，兼顾孩子与
房子的学区房成为最受追捧
的投资品。“择校热”席卷全
国，家长们需要提前数年开
始筹划购置学区房，以便把
孩子送进户口对应的幼儿园
和小学。

中产阶层父母对孩子学
业的介入也登峰造极。以往，
学校是教育产品的主要提供
者，父母最多提供一些课外
辅导；而现在，父母对学校教
育的参与越来越多，他们还
常常与孩子一同参加课外辅
导班的学习，一些示范幼儿
园和私立学校甚至要求母亲
是全职太太，这样才能为孩
子提供更多的辅导。家长们
还会通过QQ和微信群自发
组织起来，相互交流，相互攀
比，“别人家的孩子”和“别人
家的父母”给彼此带来了巨
大的群体压力。

家长把孩子们送到教育
培训机构或老师们的课外辅
导班，提前学习高年级的课
程内容，其实质就是“抢跑”。
在我看来，中国教育最大的
问题不是应试教育，而是家
长用短跑的心态来指导孩子
的马拉松。

当每个人都悄悄抢跑的
时候，其结果就是起跑线的不
断前移。无休止的“抢跑”让孩
子们丧失了学习的乐趣，家长
们常常这样给孩子打气：“再
加把油，等考上大学，爸爸妈
妈就不再管你的学习了！”这
就是悖谬所在：拼命学习是为
了将来不学习。

当前中国教育的一个突
出问题在于，它在本质上排斥

青少年的参与，是一种缺乏自
由选择权利的教育。所谓的素
质教育，与“填鸭式”的应试教
育其实差别不大，只不过应试
教育填充的是“书本知识”，素
质教育填充的是各种“才艺”。
这种素质教育“费钱”的一面，
使得穷人的孩子和农村的学
生被排斥在外；它“功利”的一
面，使得参与其中的孩子并没
有真正享受到学习的乐趣。

更为荒唐的是，大家都
说孩子没有童年，都痛恨奥
数和培训班（对学而思的攻
击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情绪），
但没有人愿意退出，因为退
出就意味着掉队。示范幼儿
园、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
点高中、重点大学，一环扣一
环，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掉链
子。竞争压力造就了“虎爸虎
妈”，而“虎爸虎妈”又进一步
恶化了竞争氛围，这是一个
自我循环的体系。

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
动困境。

中产阶层对孩子教育的
焦虑源于自身地位的不安全
感，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全
世界的中产阶层都缺乏安全
感，他们害怕自己有一天会
掉队；东亚社会又尤其注重
孩子的教育，大家都喜欢比
较孩子的成绩，激烈的竞争
放大了人们的焦虑；此外，中
国社会的评价标准非常单
一，孩子比成绩，成年人比财
产或权力，标准越单一，失败
者越多；标准越多元，失败者
越少。

为什么会焦虑，就是因为
有不确定性，如果注定不能翻
身，你肯定不会焦虑；如果地
位巩固，你也不会焦虑。只有
那种上不上、下不下，可上可
下的状态，才会让你焦虑。中
产阶层就处于这么一种状态。

你敢退出吗？
（本文作者熊易寒为复旦大
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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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号战俘营里有大批理财高手，也有
为数极少的败家子。为了获得足够的食
物，并不断扩充自己的“金融帝国”的势力
范围，很多战俘用香烟换米饭，而且玩的
是期货，香烟完全是预付的。

这里有一个时机问题，我就是玩这种
供求游戏的高手。这种游戏通常是这样
的，当香烟供应量大的时候，一碗米饭可
以换10支香烟，当香烟流通量变得最小的
时候，一碗米饭只能换一支香烟，绝大多
数香烟都被抽掉了。等到日本人再给我们
发香烟的时候，通常是每人一包，一包10
支，米饭的价值又升高了。我对于汇率的
波动极其敏感，因为我是大户，我甚至凭
借个人的力量，影响汇率。一般来说，汇率
大约5至6个星期波动一次。

做战俘营里的“富翁”也挺让人头疼。
我得想办法把我交换而来的米饭，保存5
天、10天，甚至更多的日子，保证它不变质，
因为我所交换的米饭不一定都是未来的，
有的时候是当天的。我要让自己的投资不
受损失，必须保证当天交换而来的米饭的
新鲜程度。在这个情况下，第二天把自己
手里的米饭卖掉或者吃掉就显得非常重
要。

时间长了，总会有些人无法兑现他们
的米饭，他们抽了别人的香烟，只能把自
己的基本口粮交给债权人。这样做的后果
是，他们只能饿着肚子下井，很可能会送
命。某些债权人采用强制手段逼债，如果
这些债务人不偿还米饭，他们将受到殴
打，或者其它折磨，由于理亏，这些倒霉的
债务人往往被债权人剥夺食物。

针对这种情况，我和马梅罗少校商
量，由他颁布了战俘的“破产保护制度”，
确保那些丧失偿还能力的人可以获得自
己的基本口粮。其实这不是一种公平的制
度，明显地偏袒弱者，而弱者很可能是无
赖。欠债还钱，本是公理。可是这种近似于
黑手党的制度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因为生命比财产重要，食物就是生命。另
外这个制度的存在，也是对“富人”的一种
保护，它的存在提醒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要选准对象。

我们的“破产法”和通常的破产法有
些差异。首先，破产者必须偿还债务，不可
以有任何借口。这意味着他必须将获得的
香烟全部偿还给债权人，直到债务了结为
止。其次，如果他选择一天少吃一顿饭，将
省下的那顿饭偿还债权人的话，债权人不
得在他吃另外两顿饭的时候骚扰他。我们
建立的非正规的“仲裁法庭”会定期在每
个营房贴出告示，公布所有申请破产者的
姓名和号码。

在做了一年的交易人之后，我决定策
划一次抽奖，奖品极其诱人：一个完整的
红十字包裹。我要“收缴”伙伴们手上零散
的香烟，让他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米饭去
交换，让一些伙伴能够摄入的可怜的能
量，不被别人占据。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才
收集齐红十字包裹的物品，总共支付了420
包香烟。

彩票是从一个日本矿工手里买的，绝
对正规，正面是日文，背面是阿拉伯数字，
战俘们没办法复制。一包香烟买一张彩
票。我鼓励那些没有一整包香烟的人和他
人合伙下注，也就是让他们把手里的烟凑
成整包下注。

兄弟们热情很高，每个人都知道，获
得了那个红十字包裹，就等于获得了生存
的机会。红十字药箱里的任何一件东西都
是可以交换食物的硬通货，而且永远不会
贬值，越往后越保值。

抽奖在一个轮休日举行，拥有彩票的
兄弟们悄悄地聚到食堂，吃午饭的时候抽
出了那个号码。那个幸运儿兴奋得跳上了
饭桌，他大声叫道：“感谢上帝，我有机会
活下去啦!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二次胜利，
第一次是被征兵！”

我大赚一笔，卖彩票得到了675包香
烟，净赚200多包。兄弟们手里的香烟基本
上被我“收缴”上来了。我给了休利特医生
一百多包香烟，让他分给生病的兄弟们，
又分了一些香烟给好朋友们，还送了一些
给厨房的人，剩下的作为交易的资本。

（摘自《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
记》，【美】列斯特·坦尼 著）

二战美军战俘营中地下交易：

囤香烟,倒卖彩票

【书中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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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没有节假日呢？
当然有。那么宋代每年有多
少天是节假日呢?宋人笔记

《文昌杂录》里有对北宋中前
期公务员休假制度的详细介
绍：“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
六日（这个合计休假日数似
乎有误）：元日、寒食、冬至各
七日，天庆节、上元节同;天圣
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
元节、降圣节、腊日各三日;立
春、人日、中和节、春分、社

（春社）、清明、上巳、天祺节、
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中
伏、立秋、七夕、末伏、社（秋
社）、秋分、授衣、重阳、立冬，
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
百司休务焉?”

这里的“祠部”，相当于
“国务院节假日办公室”。可
以看出，宋代的法定节假日
挺多的，主要可分为两大

类：一是元日（春节）、寒食、
端午、重阳、腊日等传统大
节，以及冬至、立春、立夏等
节令；一是“天庆节”“天圣
节”“先天节”“降圣节”“天
贶节”这几个官方设立的政
治性节庆日。

在这些普天同庆的节

日，宋朝的“节假日办公室”
都要给官员放假，其中元日、
元宵节、寒食节、天庆节、冬
至5个大节各休假7天，合计35
天；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
元节、下元节、降圣节、腊日7
个节日各休3天，合计21天；立
春、人日、中和节、春分、春
社、清明、上巳节、天祺节，立
夏、端午节、天贶节、初伏、中
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
秋分、授衣节、重阳节、立冬21
个节日各休假1天，合计21天。

跟唐朝一样，宋代官员
每个月还有三天的旬休，一
年合计36天；再加上77天节
日假，可以算出来，宋朝人
一年有113天节假日，与今
日中国大陆的节假日天数
差不多。但宋朝官员享用的
休假天数，应该比今人更多
一些，因为还有探亲假（父

母住在三千里外，每三年即
有30日的探亲假）、婚假、丧
假等未计在内。

寻常市民有休假的权利
吗？也有。在宋朝的官营手工
业坊中，雇佣工人是有节假
日的，一年大概可以休假60
天，包括每月三日的旬假，以
及元旦、寒食、冬至、圣节、请
衣、请粮、请大礼等节假日。
这些工匠每日的工作时间约
为10小时，每年炎夏时节，即
从五月初一到八月初一，这
三个月里，每日的工作量还
会减半，如果换成时间，即相
当于工作半日。至于私营行
业的佣工在节假日是否休
假，宋政府似乎并没有作出
规定，大概这属于民间社会
自行调节的事务吧？
（摘自吴钩《生活在宋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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